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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松

他是一名实业家，从一条载重仅 70 吨的“民
生轮”起步，用短短 20余年时间，“崛起于长江、争
雄于列强”，发展成为资本上亿元、140 多艘轮船
纵横江海的民族船运巨头，被誉为中国一代“船
王”；他是一名爱国者，抗战时主持“宜昌大撤退”，
冒着日寇的炮火硝烟，抢运物资和人员入川，这场
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壮举，为民族工
业留下了元气……

但少人所知的是，他还是一位乡村建设者，短
短 22 年间在中国西南一隅，军阀防区缝隙之间，
他独具特色的“以交通建设为先导、以产业建设为
重点、以乡村城镇化带动、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
乡村建设之路，将重庆北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盗
匪横行的乡场，变成具有现代化雏形的花园城市，
展现了乡村发展转型的惊人爆发力。

他就是卢作孚。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卢
作孚推动乡村建设的初衷，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
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
经营的参考”。

“解决乡村的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卢
作孚认为乡村建设的意义，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
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提升经济水平、重建新的社
会体系、建设公共道德……有人认为卢的高明之
处，是他选择从农村入手，把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
的现代化真正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卢作孚乡村建
设的思考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实施的乡村
振兴战略，仍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

5 月的重庆北碚区，已有初夏的气息，绕城而
过的嘉陵江上雾气升腾，江水在山谷间蜿蜒流淌。
川东的华蓥山三条平行支脉将嘉陵江由北向南切
出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这段嘉陵江三峡有 30
多公里，以北碚为中心，正是卢作孚就任北碚峡防
局长、推动乡村建设的核心区域。

出北碚城区，向北驱车约半小时，便来到了天
府镇。沿着盘山公路行至半山腰，从路边岔道进
入，有小路通往群山深处，这里有修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四川第一条铁路——— 北川铁路。
时间能淹没一切，旧时铁路的遗迹已难找寻。

保存至今的，是位于嘉陵江边白庙子的两条宽 15
米、进深 5 米多的绞车梭槽。“当时从战时大后方
最大能源基地——— 天府煤矿采出的煤炭，经北川
铁路外运，通过绞车转运上船，源源不断地运往下
游的重庆等地，满足了陪都 1/3 以上的能源需
求。”青石砌成的梭槽已盖上了碧绿的苔藓，仍在
默默诉说着过去的辉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乡村入手探寻救国兴
国方案，引得不少先进人物孜孜求索。南京国民政
府实业部曾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
有 600 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有 1000 多个，可
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但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聚焦于乡村教育、乡
村社会建设不同，有着实业家底色的卢作孚乡村
建设试验，走了一条不寻常的新路。卢作孚认为开
展乡村建设，“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因为他敏
锐地看准了当时乡村一个症结问题——— 民生凋
敝，经济趋于崩溃。因此，卢氏解决乡村问题的突
破口，是从经济角度切入，聚焦于振兴产业，“先致
力于经济建设，增进人民的负担能力，而后其他建
设乃能追随或并驾齐驱……”

经济建设交通先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成立
伊始，就开通了合川经北碚至重庆的嘉陵江航线，
改善了峡区交通不便的状况。卢作孚还试图发掘
峡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
资源。但当时矿区山峦起伏，每天要靠数千挑夫肩
挑背扛，翻越 20 里山路，才能将煤炭送至嘉陵江
边……

为此，卢作孚出面邀请当地士绅、矿主商讨，
决定由民生公司入股，牵头成立北川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聘请丹麦专家守尔慈为总工程师，修建了
一条从矿区至嘉陵江边以运煤为主、客运为辅的
北川铁路。北川铁路公司高峰时，职工 200 多人，
日运煤达 2000 吨左右。

一条山区窄轨铁路在今人看来不觉新鲜，但
其建成之时，对那个还处于农耕时代的人们的震
撼可想而知。时人记载：“铁路起点在嘉陵江边，依
山岭断岩而筑，乘船经过，开汽笛呜呜呜。在江中
仰望，火车一列，盘旋天际。如在车中俯瞰，则又下
临无地，使人心惴。”到北碚乘一段火车，也是当时
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在交通建设的基础上，培育实业是卢作孚的
工作重点。在他直接推动下，天府煤矿、三峡织布
厂、合川电水厂、利华玻璃厂等一大批工业企业相
继建立，带动了经济大发展。

其中，抗战爆发时，卢作孚抓住企业内迁的机
会，与技术设备先进的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
孙越崎协商，合资成立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卢
作孚曾自述：“我在汉口与孙越崎君商量天府北川
与中福彻底合作的时候，不过 5 分钟，即决定一
切；不过一星期即调集了两只扬子江上游的大轮，
运出中福撤退到汉口的全部机器和材料；到达天
府后，不过半年就完成了厂房修筑、铁路修
改……”

新公司成立后，峡区煤炭产量大幅提升，年
产数十万吨。卢作孚研究专家刘重来介绍，峡区
煤业大发展，改变了峡区单一的农业人口结构。
在抗战时煤业员工就达 2 万多人，占当时北碚人
口的 1/5。

卢作孚大抓实业的结果使北碚发生了巨大变
化。仅 22 年间，北碚拥有了原煤、棉纺、化工等 10
多个工业门类，有了中国西部最大的现代化采煤
和棉纺织联合企业。由于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北碚
也从一个“一曲清溪绕几家”的小乡场，变成了一
座拥有 10 多万人口，逐渐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中等
城市。

在刘重来看来，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在民
国众多乡村建设试验中，成就大、效果好，与他“乡
村现代化思想”和以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建
设模式是分不开的。

“三千名流汇北碚”

如今，漫步在北碚老城区，沿街密匝的梧桐
树让人印象深刻。上世纪 30 年代，卢作孚将梧桐
引种到北碚，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景观树种，美
丽的梧桐至此在北碚扎下了根，成为现今城市的
一道景观。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峡防局、北碚
平民公园(今北碚公园)等旧址，也还分布在北碚
各处，构成了现今中国最为完整的民国乡村建设
旧址群落，有些地方直到现在还在服务着本地居
民……卢作孚作为“现代北碚的奠基人”，实至名
归。

今年 72 岁的北碚居民高代华，平时没事就喜
欢坐一站公交车，到北碚公园遛弯。走累了，坐在
绿树成荫的公园长椅上闭目养神，生活闲适而安
逸。回忆过去，高代华说，卢作孚在北碚较早就建
起了公园、动物园、博物馆，这让外县的人都羡慕
不已。“我们小时候最有趣的事，就是花三分钱到
北碚公园里的动物园看动物。那时候各种动物有
上百种，有老虎、豹子、骆驼，其他小动物就更多
了……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很喜欢。”高代华说，童
年生活中另一趣事，就是学校会经常组织户外活
动，大家能够时不时地到北温泉去泡温泉。那时温
泉小池泡 1 个小时只要 5 分钱，大池也不过 1 毛
钱……孩子们郊游时，一般花 1 毛钱吃饭，5 分钱
泡澡，剩下几分钱还能买小吃。这就是卢作孚给北
碚民众带来的“福利”。

弹指一挥间，斯人已远去，但卢作孚等人留下
的建设遗产，就在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中，不
曾褪色。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杜洁
说，当年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有
着超乎寻常的前瞻性，他提出“乡村现代化”的理
念，而且这个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三峡不仅
要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也要成为“游览的
区域”“文化的区域”。

这是卢作孚初到北碚时的社会图景——— 卢作

孚的外孙、作家程晓刚在《卢作孚传》中记述道：
“1927 年的北碚，似一幅中古图画：狭窄的石板路
两旁密密地挤着黑瓦屋，屋檐伸到街心，严严实实
地挡住阳光。路中央是一道敞开的阳沟，垃圾和腐
水淤塞其间，一遇雨天便污水横流。整个北碚没有
一所像样的公厕，只是在嘉陵江边摆有数十口尿
缸……夏日里蚊蝇滋生，恶臭难闻。工商业十分凋
敝，连一家手工作坊都没有，人烟特别稠密之处，
只有烟馆和赌场。这就是 20世纪初的中国乡镇，
晚晴遗风，宛然在目。”

面对这样的场景，卢作孚在峡防局长任上发
布的第一份公文，是他亲笔撰写的《建修嘉陵江温
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利用缙云山下南宋初年建
的温泉寺，通过募捐将其改建为嘉陵江温泉公园，
并增建了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使这里
成为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

杜洁笑言，这或许表明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
头脑中早已有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雏形”。

“卢作孚整治一穷乡乱局，竟以建公园为首
务，其奥妙何在？”在程晓刚看来，卢作孚之意图，
是让耳目闭塞的民众看到另一世界，从而向往文
明。他要让民众皆知：一切美好和谐，并不只存在
于纸上，而是可以亲手建立的。

卢作孚搞乡村建设，一大特色就是推动“乡村
城镇化”。“乡村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变为城
市，更不是把城市建到农村。乡村城镇化的重要任
务，是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
广到农村”，要用“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将这
里整个包围了”。

为此，卢作孚还在峡区创办正规学校，建图书
馆、博物馆、运动场、峡区医院、嘉陵江报社，大力
整顿北碚市容市貌，规划城区，建设公园，拓宽街
道，改善绿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0 年卢作孚在学界、
政界人物鼎力支持下，发起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
下设工业化验所、农业试验场、博物馆等单位，大
规模引进文教事业，倡导“研究实用科学，辅助中
国西部经济文化事业之发展”，在西部科学发展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3 年卢作孚得知中国科学社要召开十八
次年会，正在酝酿会址时，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
会。如能促成年会在北碚召开，让全国知名科学家
云集峡区，必定对中国西部的科学事业，对成立不
久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都会有一个积极支持和促
进作用。

卢作孚专门派出民生公司设施最好的“民贵
轮”去上海迎接科学家们赴川，并将船上厨房、厕
所、沐浴间、卧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国科学社总
干事杨允中登船检查时，“始讶该轮之整洁有出人
意料者，尤以统舱之了无尘垢，为他轮所不及。”按
照当时年会议程，全体科学家还要到北碚缙云山
上举行社务会议。但当年的缙云山不通公路，只有
蜿蜒小道，卢作孚特意从各地雇来 200 多乘滑竿
送科学家们上山。200 多滑竿一路连线，宛如蛇
行，首尾竟有 2 里多，也算当地从未有过的奇观。

在卢作孚精心安排下，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
年会得以成功举办，中国科学界从此记住了北碚
这样一个地方。此后不少科学团体纷至沓来，到北
碚进行科学考察，极大促进了西部科学文化事业
的发展。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抗战爆发后，沦
陷区的文化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纷纷到北碚“安
营扎寨”，形成“三千名流汇北碚”的历史场景。

充满理想主义

乡村建设同样需要民众的参与，强调社会动
员。卢作孚推动乡建之时，民国已肇始 10 多年，但

乡村生活仍然停留在传统宗法社会之中，人与
社会的联系，以家庭、亲戚、邻里为纽带，没能形
成现代公共的生活，更没有建设出现代社会的
伦理价值。

程晓刚记述说，卢作孚对这样的情况深感
焦灼：“乡村的人们，除了每年唱几天或十几天
戏外，没有人群集会的机会；除了赌博外，没有
暇余时间活动的机会；除了乡村的人们相互往
还外，没有与都市或省外、国外的人们接触的
机会……这样死的乡村如何运动到活起来
呢？”

为打破乡村的闭塞，卢作孚采取早年在川
南从事民众教育的经验，努力将峡区公共建设
的实绩展现于民众面前，引起他们对于“集团
化”生活的兴趣。他先后设立了力夫、船夫、农
民、工人学校，教授的内容也因职业而不同。例
如，船夫学校教其需要的常识，如沿江险滩所
在、峡区物产之分布、水上交通等；力夫学校则
教授接待客人亲切的态度、搬运货物应守道德、
沿途的名胜古迹等。

让民众逐步接受现代文明，卢作孚也想了
不少办法，其中一件事很有意思：1933 年北碚
民众剧场第一次放映电影。峡防局规定，电影可
以免费看，但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 10只苍蝇
才能换一张入场券；或者在入场口先考认字，合
格者方能进入。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家子欢欢喜喜到了
电影院，结果儿子进去了，老子却被尴尬地挡在
门外；老公进去了，老婆却进不去……这一招很
有效，一时间街巷、沟边被人们反复清扫，老鼠
几乎被打绝，苍蝇明显减少。

卢作孚还利用节假日，开放峡区所有的企
业，包括已经建好的和正在建设的铁路和工厂，
以及博物馆、学校、机关等，组织周围的老百姓，
特别是当地农民参观，让大家能亲眼看到现代
化的优越性，“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
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
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
各机关，到各市场和乡间。”

“卢作孚是想把这些事业当成‘几个现代的
模型，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生产
陈列馆，以上一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通
过参观，将‘他们装置在乡村人们的理想里’。”刘
重来说。

1931 年的端午节，又是一个参观的日子。
这一天的《嘉陵江日报》以《北碚场未有之盛》为
题，报道了当时的热闹。报道说，参观三峡织厂
的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不下一万人，至少也
有八千”。厂里为了让参观者受教育，“特别白天
开示电灯，以电压高低看出异象，并工作电机织
布，让人观察电器自动的巧妙。”

甚至峡防局机关也将其电话总机和一架望
远镜拿出来让人参观，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对
当时从未出远门的乡下人，从未见过电灯、电
话、望远镜等，他们感到那么新奇，眼界大
开……卢作孚甚至在峡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
时，亲自拿着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
的飞机、轮船、火车。

“卢作孚的苦心，是要让祖祖辈辈生活在群
山连绵、沟壑纵横的峡区百姓摆脱峡谷意识的
束缚，开阔眼界、展望世界，跟上时代进步的步
伐。”刘重来说。

在长期的市政、生态、教育建设和积淀下，
峡区面貌大为改观。抗战时，北碚被国民政府确
定在迁建区，大批知识分子及其家眷迁入北碚。
在他们眼中，当时的北碚是什么样子的呢？有这
样一段生动的记述：“来重庆的路上，我们经过

的都是在战火中挣扎的城市，看到的都是贫穷
和战乱的景象。而到达北碚时，却看到了一个干
净整洁、充满生机的城市。街道的两旁生长着茂
密的法国梧桐，还有用各种植物组成几何图案
的街心花园。北碚的建设者卢作孚先生和卢子
英先生(卢作孚之弟)都是充满理想的人，他们
建设北碚的理念与水准，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很
先进了。”

1948 年 11 月，即卢作孚在峡区推行乡村
建设运动 21 年后，晏阳初向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的同仁谈起他在北碚目睹的一变化：“昨天我在
北碚看见从前不识字的农民现在识字了；从前
没有组织的，现在有组织了；从前没有饭吃的，
现在收入也增加了。一个个地对我们发笑，使我
获得无限的兴奋和愉快……”

在一个动荡年代，在中国西南一隅，竟有如
此景象，确实难能可贵，这就是乡村建设的功
劳。

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

卢作孚于 1925 年在合川组建民生公司，开
启自己的川江航运事业；于 1927 年就任北碚峡
防局长，在北碚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一手经济实
业，一手社会事业，几乎同时起步，成为卢作孚
一生事业的两大支点。

卢作孚航运事业起步之初，外有英商太古、
怡和，日商日清等控制长江干流船运，内有川江
上游民营船运公司恶性竞争，仅有一条铁壳小
船，经营长江支流航线的民生公司，可谓步履艰
难。现今的不少人可能觉得疑惑，在这样的特殊
时期，卢作孚为何还愿接受嘉陵江三峡当地士
绅所请，出任北碚峡防局长，并全力推动乡村建
设事业呢？

“三农”学者温铁军说，要理解卢作孚的行
为逻辑，就必须清楚卢作为一名“社会企业家”
的身份，有着兼济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
任感。专家认为，统观卢作孚的一生，他都在致
力于“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希望通过局部社
会改造试验的成果来影响中国社会整体的改
造，以局部改造的经验来做大规模社会改造的
先导，从而推动和加快建设一个富强、现代的中
国。

卢作孚对人生、对事业的思考，有着超乎庸
常的见识。他说“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一群人之为
自己，而是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我们所要求
的不是事业的大小与其他事业比赛，而是事业
对于社会帮助的大小与其他事业比赛。”

卢作孚投身乡村建设试验，是一种“大我”
的实现。早在 1930 年，他在《乡村建设》一文中
就写道，“政治上最后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它
的基础却在农村……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
便是国家的问题，乡村地位之重要，就此愈可证
明了。”他认为“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
任务是超利润的。”“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
会服务。”

卢作孚并不是一名独行者。同样以实业家
闻名的清末状元张謇也将“济世利民、兴文重
教”作为事业追求。除了兴办实业，他也在家乡
江苏南通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兴办了中
国第一所民办师范，还办起了慈善养老院、医
院、贫民工厂、聋哑学校……

1926 年，张謇去世时给南通留下的，既有
一个拥有 50 多家企业、2400 多万两白银的民
族资本集团，更有由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
文化体系，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等市政
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时代的同路人，张謇、卢作孚等人兴
办实业、创造财富的初衷，不是为了自己发家
致富，不是为了享乐奢侈，而是为国、为民、为
家乡，并因此青史留名。可以说，在近代我国开
启工业化进程以来，一批以“实业救国”为己任
的有识之士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图
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他们将创办实业获
得的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
用于社会建设，从而推动产业与地方的综合发
展。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卢作孚投身
乡村建设，既实现了‘大我’价值，也获得了‘小
我’回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甚至相得益
彰。”刘重来说，例如，民生公司对峡区乡村建
设的支持和投资，也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取得
了互利双赢的效果。民生公司投资的峡区天
府煤矿和北川铁路的建成，生产的煤炭首先
保证了民生公司的用煤需求。“如 1936 年，天
府煤矿月产煤 4000 多吨，其中四成是销往民
生公司。特别是民生公司的用煤，还享受了优
惠的价格”。

峡区被打造成一个“文化的区域”，形成了
一个较好的文化教育环境。峡区也成为民生公
司训练人才的基地，先后举办了护航、茶房、水
手、理货等训练班，为民生公司培养了大批专业
人才，有力助推了卢作孚事业的发展。

如果说过去的乡村建设试验，靠的是一群
时代先驱者怀抱理想孜孜求索，国家角色在其
中存在感很弱的话，那么现在的乡村振兴，则已
经成为国家的战略，远远超越了个人、局地的探
索。

“但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那一批人，无论走
了一条什么样的乡村建设道路，无论其时间长
短、成效大小，作为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人，都
应尊重他们努力的真诚。”温铁军等人告诉记
者，我们不要求当代企业家要向卢作孚、张謇这
样“包下”一个区域的学校、医院、体育馆、博物
馆等的建设，因为这些公共事业已经有国家可
以组织承担。但今天的企业家也应有家国情怀，
重社会责任，讲大义、算大账，如果有志于投身
乡村振兴事业，就要用真诚的态度，用一流的技
术和服务参与其中，与农民共富共发展，真正实
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乡村建设：卢作孚的实践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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